
《论语》纲要
钱 宁

! ! ! !《论语纲要》可视为《新论
语》的续篇。《新论语》通过原文
重构以呈现孔子学说的内在逻
辑，注译之外，未敢多加论述；
本书则对孔子思想的核心观点
进行了整体性阐释，一些发现和看
法，虽不免疏浅，却似前人未言，是
书中会意用心之处。
《新论语》出版后，我常想这样

一个问题：《论语》中有许多“道理”，
这些“道理”能否发展成为“定理”？
定理可以实践验证，反复运用，并能
进一步推演出更多的论断。如果不
能，只能说明这些“道理”过时了。

沿此思路，我尝试着将《论语》
的“道理”做定理化表述，从孔子学
说的“仁”、“忠恕”等重要概念入手，
通过经典章句的语义分析，解析相
互关系，在简单陈述的“箴言”中，寻
找出更深一层的逻辑判断。探索过
程中，时有惊喜的发现，《论语》就像
一座矿山，富含“道理”的土壤里，蕴
藏着丰富的“定理”宝矿。
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孔子学

说如此深刻和系统，一定会有自己
的方法论吧？伟大思想家都有自己
的方法论，没有方法论的思想家，不
会有思想体系，只会有思想火花。如
果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孔子的思想
就形成不了学说，《论语》也只能是
一部“思想火花集”。
的确，孔子有自己的方法论，这

在《论语》中有过明确阐述。“子罕
篇”中，孔子解释了认识事物的“两
端法”，这是深入理解其学说的关
键。以其方法，反观其说，就会发
现，“两端法”体现在孔子学说中
所有重要观点里———仁之忠恕、性
之善恶、礼与法、君子和小人，等等，
孔子说自己“一以贯之”，诚哉斯言！

这时，另一个在心里盘桓很久
的问题也浮现出来：在孔子
“仁”之说和“两端法”的背
后，是否还有更高更深的
“道”？

答案是肯定的。孔子一
生都在寻道。“子曰：‘朝闻道，夕死
可矣。’”（《论语·里仁 !》"而他“五十
以学《易》”，也是为了“悟道”。
道理者，若其理不成“定理”，便

不是“理”；若其理之上没有“道”，也
成不了“道理”。

那么，孔子学说中的“道”是什
么呢？在这方面，《论语》只留下只言
片语。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
闻也。”（《论语·公冶长 #$》）由此可
推断，孔子学说中的“道”，就是关乎
“性与天道”的“天人之道”。

孔子的“天人之道”，可以
说是孔门未传之学，不过，探究
其“道”，似可另辟蹊径。孔子晚
年有关“性与天道”的论述，虽
然“不可得而闻之”，但据子贡

说法，其最终思考集中在“性与天
道”之间的关系上。如果以“性与天
道”为起点，以其“两端”方法论为指
引，通过推演，还是有可能一窥“天
人之道”的奥秘。简言之，就是以其
说，寻其法；再以其法，探其道。这一
路径，让我们有可能抵达孔子学说
中高深之处，也就是传说中千年传
承的“圣贤之道”。

总之，全书内容可以概
括为“一仁两端三用中”———
从“仁”的核心价值观，到“两
端”方法论，再到“用其中”
的中庸思维。

如果说《新论语》为《论语》增加
了一个新的读本，希望这本《论语纲
要》也能为孔学提供一种新说。
孔子之学如山，山峰在云雾之

间，时隐时现，一些地方依然人迹罕
至，要想攀登，只能自己寻路而上。
一路走来，没有多少“道路自信”，只
有一点寻险探奇之心，自以为，即使
走了弯路、错路，也算为后来者留下
一些诸如“前方危险”或是“此路不
通”之类的标识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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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阳光明媚的一天。奥运冠军钟天使的妈妈邀请我
去她的新居作客。令我高兴的是，因为这次拜访，使我
有幸在浦东新区惠南镇海沈村，天使妈妈新居的西侧，
见到了一幅高 %米、长达 %&多米的巨幅墙画———《天
使之路》。其主题之健康向上；其表现手法之自然巧妙；

其艺术效果之雅俗共赏，实在令我大开
眼界并怦然心动。我急忙求助冠军妈妈，
希望她帮助我联系到此画的作者们以便
更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这件作品。

冠军妈妈是一个贤惠能干的热心
人。因此，我就有幸见到了主持此项目的
蔡峰经理和此画的总设计师阮林芳老
师。他们介绍说，冠军家乡的规划设计都

由浦东农发集团南汇公司负责的。公司强调，要突出钟
天使勇夺奥运冠军这一个榜样的力量，规划定位，这是
《天使之路》创作的具体背景。

墙画作品的核心人物是奥运冠军钟天使和她的搭
档宫金杰。她们在里约奥运会上实现了中国场地自行
车项目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非常难得的是，画家们成功地采用了油画 $'和
动漫方式相结合的技法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体育精神。
用冠军妈妈的话来说：“这张画，真的很灵。我在西边
看，感觉我家小宝正骑车朝我飞奔而来；我在东边看，感
觉我家小宝还是骑车朝我飞奔而来。反正，不管我从那一
个角度看，小宝总是朝我飞奔而来。这真是有趣极了。”
天使的乡亲们也纷纷

说，这幅画，非常好看，很
亲切，很新鲜，很感人。你
看，画中那蓝蓝的天，青
青的草，高大粗壮、肥沃
挺拔的两棵白果树等正是
天使家乡最真实的写照；
画中的 #%个玩着游戏的儿
童，不仅是钟天使童年生
活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
村所有人童年生活的美好
记忆；画中的 #% 位正在
飞速前行的自行车运动
员，不仅有钟天使当年奋
斗的影子和汗水，也寄托
着我们村未来青年的理想
和希望。

这一巨幅墙画：起伏绵
延的赛道，色彩缤纷，宛若
天上的彩虹。天使之“路”是
现实的赛道；天使之“路”是
浪漫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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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太湖!外两首" 王家林

! ! ! !天雕神象通灵佩#地设麒麟玉镜台$

寒柏暖枫摇翠谷#粉墙黛瓦醉烟埃$

太湖银鱼

天女何时掷玉梭#精灵十万织清波$

渔翁月下填丝网#铜釜馔羹鲜若何$

太湖石

冰清玉洁冷芙蓉#天塑玲珑遣玊工$

奔月霓裳云绕凤#追天邓木火盘龙$

注：天雕神象、地设麒麟，太湖俯瞰状如白象，
远眺若麒麟；玉梭，太湖银鱼形状像玉梭，无骨无
鳞，细小，味鲜美；玊工，雕刻玉器的工匠；邓木，夸
父追日，既渴，力竭，弃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绕
凤盘龙，太湖石形状奇特，有漏透瘦皱之说，冰清玉
洁，喻其质，绕凤盘龙，状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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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可扬和陈天然的师生情
杨以平

! ! ! !去年年初，惊悉陈天然老
先生去世的消息。他那慈祥憨
厚的面容不断浮现眼前。

%&&( 年我父亲九十大寿
时，意外地收到了一份珍贵的
礼物，那是河南美术家协会名
誉主席、河南书画院院长陈天
然特意为我父亲书写的一个大
大的“寿”字———落款：陈天
然牛翎敬祝可扬老师九十华
诞，装裱成框，委托他的夫人
牛翎女士，千里迢迢，专程从
郑州送到上海，令我们全家感
动不已。

我父亲和陈老先生的师生
情谊要追溯到上世纪的 (& 年
代。我父亲早年投身于鲁迅先
生提倡的新兴版画运动，在他
众多的函授学生中，就有着日
后成为著名画家的陈天然。

抗战胜利后的 #)(*年，刚
满 %+ 岁的陈天然在河南开封
农村当小学教员，喜欢在石头
上刻字。一次偶然机会，在报刊
上看到黑白分明的木刻版画，
倍觉新奇，他自第一眼看到这
样的版画，便十分喜
欢和激动，萌生了渴
望学习木刻艺术的
念头。他贸然给上海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
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愿，让他意
想不到的是，当时在协会任常
务理事的我父亲，还真给陈天
然回了信，并给他寄去了《八年
抗战木刻选》《北方木刻》两本
书和学习木刻用的各种各样的
刀子。虽然经历了战争的硝烟，
经过了 ,+多年的岁月，陈天然
漂泊在外，走东走西，这些珍贵

的木刻资料，他一直带在身边。
陈天然常说：正是由于这两本
书和木刻用具，使我走上了学
习木刻版画的道路。

我父亲给了陈天然真诚热
情的函授和指导，令陈天然十分

感动。每当讲起自己的艺术生
涯，他总是心存感激地讲“我的
启蒙老师是杨可扬先生”。然而
他们师生二人自 -)(*年开始书
信往来，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
$(年后的 -)!+年，他们一起在
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陈天然这
才见到了他时时感恩的老师。

陈老先生自幼家境贫寒，

有坚韧不拔的性格。几十年来
的努力与探索，成就了陈老的
辉煌艺术，他生前曾担任过中
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
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版
画家协会常务理事以及河南省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
职务，创作了大量极
有影响力的书画及版
画作品。

而我，被他深深打
动的是他不忘根、不忘情的赤子
之心。他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却不忘初心，他感恩于我父亲对
他的早期辅导和帮助，也感恩于
故乡黄土地对他的哺育和磨砺。

地处黄土高坡的陈老家
乡，常年缺水，-)!,年，陈老通
过义卖自己作品并多方筹集资
金为家乡打了一口井，解决了

祖祖辈辈靠天吃水的问题。
%++,年 $月，陈老先生因

眼疾到上海动手术，一到上海，
他便来看望我父亲，那时我父
亲正住院，他把所有的事情推
掉，去医院看望。(月，他自己
做完手术，又一次去医院看望
我父亲，并带去了他的一本作
品集，我父亲认真翻阅了后说：
“陈天然人老实、质朴，作品包
括版画、国画、书法都很大气厚
重，艺术功底很深厚。”这是他
对昔日学生的高度评价。

如今，陈老先生也驾鹤西
去，我愿他们在天堂相聚，续着

他们的前生后
世师生缘。

陈香梅穿

过的旗袍%明

请看本栏&

十日谈
他们未曾远去

责编%刘芳

和着水声一起轻歌 廖书兰

! ! ! !我暂且离开沉闷的书斋，走进桂林、
阳朔；亲身来感受广西的美，她的美在于
不带人工雕饰，她在淳朴、天然中自见清
幽秀丽。

乘坐小船畅
游漓江，我站立船
头，张开双臂，感
觉山立在眼前，人似游进画里，漓江的水
色与山色一样碧绿无尘。沿着水路，不知不
觉自己进入了国画山水里的千里画廊。

绿波湍流中，我转坐竹筏，船家撑起
竹篙，击出水声；那水面下随手触及的，
一丛丛纤细柔软的水草令我想起徐志

摩诗，“在康河
的 柔 波 里，我
甘心做一条水
草”……陶醉呀！

我愿和着泠泠水声一起轻歌。
在这一轴无边的水光山色中，我究

竟身在画里还是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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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石榴花比不得国色天
香的牡丹，也不比高贵多情
而又多刺的玫瑰，但许多朋
友却更喜欢火红的石榴花。

共和国的领袖们无论
在艰难岁月时的延
安窑洞，还是在敌机
轰炸硝烟弥漫的西
柏坡，抑或在 -)()

年党中央进驻到中
南海，总离不开房
前屋后栽种的火红
翠绿的石榴树。
石榴树并不娇

气，对土壤、气候环
境要求不苛刻，我
国大江南北都能见
到她的芳踪。她原
产地为西亚伊朗
（波斯）、阿富汗等
干热沙漠气候地
带，能耐旱而不求沃土。石
榴属落叶灌木或称小乔
木，树龄过百年并不鲜见。
她们也能长成几米高的果
树呢，我们孩提时常攀登
上这等大树戏耍采花摘

果。在世界上有些城市选定
其为国树、国花，如欧洲的
西班牙、北非的利比亚。我
国陕西西安、安徽合肥、山
东枣庄、湖北黄石、十堰和

河南新乡等地方，
世代栽种后都树壮
花红而被人民和政
府一致认同为代表
本地市花了。

在长江以北，
她的物候期很晚，
到喧嚣争艳的群芳
落英纷飞无踪迹
时，五月上旬榴花
俏俏红蕾初绽，花
骨朵儿才从茂密的
枝叶中伸出头，长
长的钟形在房上绽
出一朵又一朵火红
灿若霞光的花朵。

她的整个花期长达一个月
时光。很多国画家都会捧
她登堂入画，大多画她秋
实累累，而且鲜红的石榴
籽绽出金黄皮外，粒粒在
目，寓意人们多子多福，家
庭和谐而吉祥。
我们老家齐鲁大地山

东的枣庄峰城，早在西汉
时就开始培育石榴树。改
革开放后，这种良好的经济
植物竟发展成十二万亩，

(!个品种，达五百三十万
株，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石榴
园。这种花海树洋，夏秋生
长旺季时，果农们在高坡
上凝睇这蓝天白云之间望
不到边际的绿色海洋，果花
红丽如铺霞缀锦，深绿叶丛
起风时如碧海波涌！在
%+++年，这硕果累累的榴
园无论面积和株数都打破
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实际上我国大江南北

的石榴优良品种绝不止以
上笔者所提，比如我们体
育界，出生云南省的中国
第一个女子世界乒乓冠军
邱钟惠和她的队员们，几
乎每年都给我们捎来家乡
的大石榴。这云南石榴个
个硕大如茶碗般，粉红如
玛瑙的颗粒，则汁
多味甜。还有我当
年下乡劳动时在河
南认识的勤劳憨厚
的老马，和我成为
了至交兄弟，每年国庆节
后都会专程从郑州坐火车
到京送两箱石榴和一口袋
花生红薯。这石榴是他家
乡河南荥阳市河阴培育的
石榴，个虽比云南小不少，
但皮很薄，粒甚多，味极香
甜，而且其果肉的粒骨吸
汁后，我试尝了一下都软
而香，我干脆多咀嚼几下，
就吞咽下了这种“软籽石
榴”。据中医讲，石榴性凉、
清热解毒、健脾润肺消食，
正好治治我这个北方人的
燥热。老马说此石榴是大清
王朝皇帝的贡品，我深知此
果实之优良品质，毫不怀
疑。值得再写一笔：安徽怀
远县的石榴也如云南石榴
般大小，成熟时则籽白莹
澈如水晶，含糖量高达
-./0-,/，风味醇厚也闻
名于世。

几年前我女儿扬扬院
中种植了两棵老石榴树。
这两棵树是经过嫁接后再
移栽过来的，主树干以别
的树种为母本，主干沧桑
似铁，侧枝虬结如龙似蛇，
旁逸斜出。我常驻足细观
察，我判断此树已历经几
十年春秋和风霜雨露了。

但整个树体表现则
老而弥坚，还年年
焕发着青春抽出新
枝嫩芽。我每每寒
冬趁果树休眠期，

就凭着当年下乡时学会的
园艺技术重操旧业，又跨
上合梯对树体动锯舞剪一
番。我劳动时仍按当年果
树修剪流程：疏强留弱，去
掉这些消耗营养而不开花
结果的健壮“徒长枝”，果
农戏称它们为“二流子”，
留下短小粗实而能开花结
果的果枝。园艺上对挡住
阳光过于茂密枝叶和枯病
枝叶的剪除，常叫“开门打
窗”———枝叶花果都是喜
欢大自然的通风透光呀！
修剪锯掉多余枝干后也能
避免病菌害虫的滋长蔓
延。我也弓身伏地毫不留
情地剪除从石榴老树根四
周冒出的不少争夺地下水
分营养的蘖苗。
喜爱石榴的人们要记

住：在温度超过零下十五
摄氏度时，她们通常会冻

死。我回忆 %+-+年前后北
京因罕见几十年未遇的低
温而冻死的石榴果树，高
达 (,/。因为她们的祖上
是生活在阳光充足而不严
寒的沙质土壤地带的，喜
欢种植石榴的人们可根据
气象预报，严寒降临前多
用些草绳和塑料纸把主侧
枝包捆起来越冬，树根周
围多放砖头石板压上层层
树叶，也可抵御零下十五
度的酷寒严冬吧！
最后喜读到南宋文学

大家杨万里诗赞石榴：
蒨罗绉薄剪薰风，已

自花明蒂亦同。不肯染时
轻著色，却将密绿护深红。


